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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概述国际创新理论研究沿革，梳理出产业创新理论的发展脉络；然后根据产业创新的理论脉络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中国产业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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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theories, and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ory，then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combining with China's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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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的战略支撑。创新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中国关于产业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有必要对国外产业创新理论文献进行全面梳理，以理清其发展脉络，进一步丰富国内相关文献，并为中国创新战略、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利用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理论找出创新理论的指数增长时期，然后利用该时期的文献梳理了产业创新理论的发展脉络，最后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
1 创新理论沿革
纵观创新理论研究史会发现，诸多著名学者的研究理论随着时间的演进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局限性，比如熊彼特早期将初创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熊彼特I型，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资源的“重新组合”，1934年），但当移居美国后他发现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是这样，创新主要靠大型企业完成并扩散（熊彼特II型，1943年）。熊彼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备受争议，本文作者认为如果仅从理论层面看，这两个结论显然是相互矛盾的，但创新理论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应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发展不断得到更新，因此，我们有必要站在唯物辩证主义的角度，采用演化论的视角来看待创新理论的研究动态。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检索了1950—2017年题目中含有“创新”的学术论文共计3万余篇，研究领域呈现跨学科特性，其中社会科学领域占半数以上，共计21 218篇。本文重点分析该领域研究文献发现，尽管创新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自熊彼特之后，创新理论研究进入了一段比较长的蛰伏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末，相关论文数量才出现激增，如图1所示。

图1 1950—2017年国际上题目包含“创新”的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发表量

根据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理论N=a0ebt（其中：N为学术论文逐年的累积量；t为时间，单位为年；b为论文连续增长率；a0是t=0时论文数量，即初始量）[1]，可以将国际上的创新研究大体分为两个时期：
（1）1950—1995年，该时期每年论文发表数量相对较少且趋势平缓，构不成指数增长，因此在这段时期创新研究一直处于萌芽阶段。
（2）1996—2017年，将该时期数据引入公式N=a0ebt进行回归分析，检验N与t是否满足指数关系。首先将公式进行对数变形为：lnN=lna0+bt，然后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法估计lna0和b，基于软件STATA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96—2017年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
	       指标
	OLS

	t
	0.208***
(0.009)

	lna0
	5.929***
(0.111)

	N
	21.000

	R2
	0.967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与***分别表示10%、5%与1%的显著性水平

所以论文累积量N与时间t的关系是：N=e5.929e0.208t。从回归结果系数b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且R2= 0.967可知，该时期文献增长数量符合普赖斯指数。由此可见，该时期是创新理论研究的活跃阶段，每一年都会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产业创新源于创新理论，对该阶段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便可得到产业创新的理论基础及知识脉络。
2  产业创新理论的发展脉络
我们通过分析指数增长时期的创新理论核心文献发现，产业创新是创新理论的重要分支，源于对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是以技术、产品、工艺、组织等创新为基础，以企业创新为单元，以改变产业结构现状或建构全新产业为目的，以开放式创新与创新扩散为条件和路径，基于演化论及系统论的中观层面创新，介于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之间。
Freeman[2]215-219在其《产业创新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对产业创新进行了系统性描述，为产业创新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自此以后，关于产业创新的研究很少有突破性的成果，直到1997年Breschi等[3]提出产业（部门）创新系统（sectoral innovation systems，指产业创新过程中决定性因素的有机整合，包括知识与技术领域、行为者与网络、规则等）的概念，产业创新理论才进一步完善。产业创新（系统）的知识脉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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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产业创新（系统）知识脉络
2.1微观层面创新：产业创新（系统）的知识基础
微观层面创新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
（1）技术创新方面。Freeman[2]103-108指出产业创新至少包括五方面的创新：技术（技能）创新、产品创新、工艺（流程）创新、组织创新及市场创新，并认为技术创新是产品与工艺创新的基础，是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工艺市场化的过程。Oslo Manual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新产品和工艺的产生或当前产品和工艺的重大技术改进。除了研究与开发（R&D），Oslo Manual还区分了6种创新活动：获得无形技术和专有技术，获得物化技术，加工和工业工程，工业设计，生产启动以及新产品或改良产品的营销[4]。Gilbert[5]指出技术创新成功的必备条件是知识转移，并构建了理解知识转移过程的五阶段模型（the five-stage model）。实证方面，企业规模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Gregory等[6]就企业规模与动态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Nelson等[7]、Methe[8]相反的结论，发现企业规模与动态创新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在技术创新测量方面，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传统的指标是R&D支出和专利数据，除此之外还有基于企业自身信息或其他信息来源的专家评估、历史数据分析等[9]。Jacobsson等[10]评估了不同企业技术创新指标在解释企业创新性时的一致性。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Freeman等[11]提出了技术创新指标滥用的潜在威胁，认为18世纪技术创新的边界和特征已经不能指导新世纪的企业创新，甚至是一种“正面的误导”。
（2）组织创新方面。组织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主要因素，是指一个组织吸纳或创造新观点或新行为[12]。目前为止，组织创新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大致可分为3个流派：一是组织结构与创新流派，认为在特定的战略或市场环境中，某些组织结构形式具有天然的优越性，有利于技术、产品及工艺的创新[13]。二是组织学习能力与创新流派，关注创新过程的微观层面，认为创新是源于知识的积累，创造型或智慧型组织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14]，能够在知识积累的同时创造出新知识，从而获得创新[15]；并且组织的学习能力不仅对创新的开始阶段产生影响，而且还作用于创新的实施阶段[16]。三是组织变革与创新流派，认为创新是指组织面对重大技术变革或环境变化时的适应能力[17]、影响或重塑环境的创造能力[18]，并认为组织变革有3种不同的形式：渐进式变革[7]、间断式根本性变革[19]、战略适应性变革[18]。上述3个流派注重组织与创新的关系，却忽略了组织创新绩效的衡量。在最近的研究中，Armbruster等[20]给出了衡量组织创新绩效应考虑的4个关键因素：组织创新复杂性、组织创新的生命周期、组织创新程度及组织创新质量。组织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先决条件[21]，组织创新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近几年才显示出来，关于二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直接相关性方面，“为什么相关”却很少有文献涉及[22-23]。Damanpour等[24]鼓励学者研究组织创新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Camison等[25]对西班牙144个工业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了组织创新有利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二者可以导致企业绩效的提高。
2.2 演化与系统论：产业创新（系统）的理论基础
演化理论是理解创新过程及创新高度异质性的关键[26]。它在解释创新时强调多样化的创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复制及选择的过程；强调累积与渐进特性——由于现在的研究与开发受到过去活动的影响[27]，企业不会发生激进的革命而是持续的演变，即路径依赖[28]；强调组织的动态变化，认为创新是远离均衡状态的相互作用所表现出的特性[29]，是基于组织动态的内生因素，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保持稳定[30]；强调产业间的异质性与“技术范式”[7]；强调知识的隐性、复杂性、系统性以及组织的学习能力[31]。正是由于基于演化论的创新特性才导致了产业间知识溢出效应困难，从而产生产业边界，形成产业创新系统。
系统的一般概念是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组件构成的有机整体。Freeman[32]首次将系统论引入创新理论体系中，并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Edquist[33]认为创新系统是创新过程中影响因素的集合，包括经济、社会、制度与组织等。随后Breschi等[3]提出了“产业创新系统”，Cooke等[34]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发现，这3种系统是一般性创新系统的不同表现形式，三系统间并没有严格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虽然把产业或区域创新系统视为国家创新系统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很有帮助，但创新系统也可以是跨区域、跨国家的，特别是产业创新系统可能是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化的，比如波特[35-36]提出的“产业复杂性”与“集群”就是产业系统与区域系统的混合产物。图2中虚线箭头表示国家创新系统为产业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提供理论模型，实线箭头则表示产业创新系统与区域创新系统促进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形成。关于创新系统的研究目前仍然没有形成范式的理论体系，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创新系统的方法不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帮助[37]，创新方法多集中在系统功能方面而忽略系统的变化等[38]。
2.3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的扩散：产业创新实现的条件与路径
哈佛大学Cheshrough教授在2003年出版了《开放式创新》一书，这标志着开放式创新理论（open innovation，OI）的问世。Cheshrough教授[39]认为企业封闭式创新导致创新成果大量积压，不能及时商业化，最终出现创新成本投入与绩效产出不成比例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OI理论，认为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不仅要考虑内部创意，还要吸收外部创新，在创新商业化过程中要同时采用内、外两条市场渠道。开放式创新理论的成熟与发展为产业创新及产业创新系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创新的扩散是指创新（技术、产品、工艺等）基于时间和空间的传播[40]3。Bass[41]提出了耐用品增长模型（Bass模型），该模型肯定了大众传媒在创新过程初期的重要性。Rogers[40] 105-107在Bass的基础上认为个体之间的交流在创新中的作用比大众传媒更为显著。Plouffe等[42]关注创新扩散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比如潜在创新采纳者对创新复杂性、可视性、兼容性与相对优势的态度。创新扩散在社会系统中进行，许多学者基于社会系统复杂性对创新扩散进行了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元胞自动机模型[43]、逾渗模型等[44]。创新扩散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得到更新，虽然现有文献的许多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扩散是创新系统形成的路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没有扩散，创新就很难市场化并产生社会效应。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些年来，产业创新在组织变革、产业结构升级和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渐被公认，产业创新愈发被实务界重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创新”连续成为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的关键词，但纵观国内理论界成果，创新研究起步较晚，产业创新理论仍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理论的应用主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平台，通过对1950—2017年国际上以“创新”为核心的文献的系统分析，整理出了产业创新的理论脉络：产业创新包括产业创新与产业创新系统两大部分，是创新理论的重要分支，源于对三次工业革命的研究，是以技术、产品、工艺和组织等创新为基础，以企业创新为单元，以改变产业结构现状或建构全新产业为目的，以开放式创新与创新扩散为条件和路径，基于演化论及系统论的中观层面创新，介于企业创新和国家创新之间。本文丰富了国内产业创新理论的研究，为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的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如下政策启示：
（1）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产业创新筑基。企业是产业系统的基础单元，企业创新也是产业创新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为追求高速的经济增长而引导企业进行“短平快”的创新发展模式，该模式注重量的扩大而忽略了质的提升，且需要持续的外部资金支持。近年来，在全球经济萎靡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泡沫化趋势明显，现有研究指出，在经济环境泡沫化阶段，金融体系更倾向于对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投资，这种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显著地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45]。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想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就必须遏制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建立健全金融和房地产体系的长效机制，避免经济泡沫化对产业创新的腐蚀。
[bookmark: _GoBack]（2）调整政府产业政策，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关于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于2016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主张政府应该做有为政府，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经由“两轨六步伐”引领产业的发展，他认为中国过去 30 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充分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而张维迎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予以反驳，强调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认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注定失败，中国过去 30 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恰恰是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结果。笔者认为，中国产业政策在过去的30年里有得有失，但得大于失。在中国当前经济环境下，产业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又要有“有为的政府”。政府部门应该积极调整产业政策思路，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全方位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入，普惠式地向各产业输送人力物力资源，并鼓励市场竞争、弥补市场不足，以激发全产业的创新活力。
（3）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保障。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开放式创新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由于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双轨制”的模式难以得到协调，使得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造成了企业创新风险大、成本高的局面[46]。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改变制度模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进而营造产业创新氛围。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改变“双轨制”保护模式，确立以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为辅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其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惩罚力度，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及风险，充分保护创新主体的创新成果，为创新主体解决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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